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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巴尔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区域文化特性 

 

敖·查赫轮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文化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巴尔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文化涵义极为深刻的，民间文学研究不能不顾这些因素。在蒙古族早期历史发展

过程中文字还没出现，各种知识体系还没被严格界定时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总在担当着承载和传播传统知识和生存

理念的重要任务。因此，民间文学是范围广泛，内容深刻，集文化、知识、艺术于一体的传统文明重要一环。巴尔

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作为蒙古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反映和体现的不仅是对该区域生态自然与社会文化的

总体理解，而且又是对整个蒙古族古老灿烂文化存续价值与人文特性的深层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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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尔虎·布里亚特游牧区域文化特性 

巴尔虎和布里亚特是居住于内蒙古高原东北边缘地带的古老神奇的部落。他们曾在贝加湖东岸

长期游牧，后来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原因迁徙到今天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以西的巴尔

虎草原、蒙古国东部地区、察哈尔、齐齐合尔、青海、新疆以及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等。在蒙古

国东方省“达什巴勒巴尔县、巴彦栋县、巴彦乌拉县居住着布里亚特蒙古族，在古尔班扎嘎勒县和

呼伦贝尔县一带居住着巴尔虎蒙古族和乌珠穆沁蒙古族。”[1] 

从位于中西伯利亚高原南部的贝加尔湖东岸（巴尔忽真脱古木）一直到呼伦湖和额尔古纳河

以东地带是山地、河谷、草原交叉纵横的地方。其地形排序如下：世界最深淡水湖—贝加尔湖及色

楞格河入湖区、贝加尔湖东岸平川谷地及低山丘陵、蒙古国肯特山和它的延续俄罗斯境内的雅布络

诺夫山、博尔朔夫山、鄂嫩河及其河谷地区、克鲁伦河和蒙古国东方草原、苏杜尔图山、呼伦湖、

贝尔湖、额尔古纳河、根河、海拉尔河、辉河、伊敏河、大兴安岭西麓。其中，额尔古纳河和呼伦

湖以东、大兴安岭西麓五陵以西的地势平坦，这河流纵横、水草丰美的大片高平原就是现在我们所

看到的呼伦贝尔草原。肯特山海拔高度为 2000m，贝加尔湖湖面海拔 455m 左右，呼伦湖湖面海拔 540m

左右，呼伦贝尔草原平均海拔 700m。贝加尔湖和大兴安岭之间的广袤高原丘陵地带的最高点为索杭

图山，海拔 2507m。这片地势平坦的半干旱草原和低山丘陵地带的特点是广阔、天然、土地肥沃，

气候条件相对好，适合于经营畜牧业生产，从而奠定了游牧社会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尤其

是位于大兴安岭西北麓的以巴尔虎各旗版图为主体的呼伦贝尔草原以其水草丰美和富裕辽阔闻名于

世界。《内蒙古自治区地理》里这样写到：“呼伦贝尔高原，地处于内蒙古高原的东北部，大兴安岭

北段西麓。在第三纪初期已呈起伏不大的准平原形态，并于喜马拉雅运动时发生断裂与挠曲，东、

西部隆起为低山和丘陵，中央陷落堆积成深厚。第四纪砂砾沉积层的宽浅谷地平原，地面十分平坦，

有‘砂质平原’之称。地势东南高，略向西北倾斜，海拔 600—800 米。地表水系发育，水资源比较

丰富，天然草场优越，植被是以羊草和针茅为主的草甸草原与典型草原，是我国最好的天然牧场和

重要的牧业基地。”[2]曾在《旧唐书》中出现的“蒙兀室韦”部落就在这里生息繁衍的。《蒙古秘史》

中首先提到的苍狼、花鹿西迁起点也就这里。因此，呼伦贝尔市巴尔虎草原所拥有的自然生态环境相对

优越性和传统社会文化适应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使其成为蒙古族独特的游牧文化集中区域。包括神话传

说、史诗、歌谣、祝颂词与故事在内的丰富多彩的巴尔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就在这样的生态地理环境

中萌芽、发展起来。 

在古老的“拔野古”时期，狩猎和游牧经济是巴尔虎诸部落的支柱产业。他们长期在美丽辽阔

的贝加尔湖（汉代称它为“北海” 、突厥人叫“富裕之湖”）一带生存和活动。优越的自然条件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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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了他们经济和社会资源。公元 647 年“拔野古”被唐太宗置为“幽陵都督府”，其地在今呼伦贝尔

市境内。这充分表明了巴尔虎部落早已开始了与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历史文化渊源在。成吉思汗建立

蒙古汗国的次年，巴尔虎等“林木中百姓”归附蒙古。1577 年，俺答汗子在青海建寺毕（仰华寺）

时，才能巴尔虎彻辰岱青等随俺答汗前往青海。巴尔虎部落颠沛流离，东迁西徙，一直到十八世纪

初正式入住现在的呼伦贝尔草原，并成为主人。“1732 年，居住在布特哈的巴尔虎壮丁 275 名，被

编入‘索伦八旗’，驻防呼伦贝尔。1734 年，居住在外蒙古车臣汗部的巴尔虎兵丁 2894 人，迁往呼

伦贝尔，被编为‘新巴尔虎八旗’。”[3] 

呼伦贝尔市布里亚特人的迁徙与居住历史相似于巴尔虎人。布里亚特蒙古族最早也居住于贝加

尔湖附近地区，并以畜牧业为主，以渔业为辅，信萨满教，过着相对安稳日子。16 世纪末，他们与

蒙古族其他部落一同接受藏传佛教，在社会文化和经济活动方面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后来，由

于众多原因，布里亚特蒙古族的部分人南迁到现在的齐齐哈尔一带居住；另一部分人到喀尔喀蒙古，并

附属于达赉贝萨张其布道尔吉旗；剩下的部分人则北迁到故土尼尔秋河以及巴儿忽真脱古木一带。1918

年，迁徙到内蒙古的布里亚特人 1922 年附属于呼伦贝尔，并在锡尼河一带建立了布里亚特旗。这样，

布里亚特文化与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巴尔虎文化、厄鲁特文化交织在一起，经过漫长的相互同化过程，逐

渐形成了统一的呼伦贝尔草原区域文化。 

正如上所说，从呼伦贝尔西部的巴尔虎草原经由蒙古东方草原，到贝加尔湖东岸的巴儿忽真脱

古木（指“巴儿忽真河注入贝加尔湖的下游河谷冲积平原。这里林木茂盛，可猎可牧，是一个非常

适宜人类生存的好地方”[4]），几乎都是高平原、低山、丘陵、平川地带。即，整个地带具有地理

和气候方面的相同特点。同时，自古以来巴尔虎部落和布里亚特部落社会历史来往较密切，经济生

产和社会文化的同质性较高。因此，现在的贝加尔湖一带的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和中国呼伦

贝尔草原的巴尔虎各旗在传统游牧生产和文化生活领域基本保持了相同特征。但需说明，我们这里

所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北方草原文化体系里以巴尔虎蒙古族和布里亚特蒙古族聚集区为中心的呼伦贝

尔草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巴尔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故本研究暂时不予重点讨论俄罗斯境内

布里亚特蒙古族的文化现状。 

生态和地理环境是人类文化被创造的基本自然条件。在“天时”和“地利”的基础之上才会有

“人和”。“社会始终在无意识地进行调整，从而维持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5]在气候、温度、降

水量、地形、土壤、自然灾害基础上形成的人类文化具有地域性、多样性和群体性。居住在寒带、

温带、热带地区的各族群文化类型及特征各不相同。同样，居住在高山地带、平原地带和海洋岛屿

的人们所拥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存理念和行动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异。生态环境和自然地理多

样性决定了文化生态多样性，并促进了多元文化及民间文学的发展趋势。 

在平坦无垠的呼伦贝尔草原上游牧几百年的巴尔虎蒙古族创造出与其自然生态环境相符的巴尔

虎·布里亚特蒙古文化，即巴尔虎·布里亚特区域文化。它的特征如下： 

（一）从历史角度来讲，巴尔虎部落历史悠久，迁徙万里，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复杂多变的历史

过程中形成的自己独特游牧文化。在巴尔虎·布里亚特传统文化里我们可以看到，原始社会狩猎采

集阶段典型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遗迹及稍后的游牧社会文化发展特征。在保持和发展蒙古族传统游牧

社会基本结构及文化特色方面，巴尔虎·布里亚特人具备了独特的口头传承方式和丰富的人文素质。

而这些在实际操作当中起到了重要的承接与稳固作用。中国，呼伦贝尔市巴尔虎·布里亚特人所拥

有的游牧文化和民间文学遗产最具特色，颇为典型。 

（二）从地理政治学（又叫地缘政治学）角度来讲，巴尔虎草原距中原地区 2000 公里，以大兴

安岭相隔于东北农业区域，隔额尔古纳河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赤塔州等相望。因此在古代和近现代

征战与冲突中，总是相对独立生存于以天然防线隔开的优越的地理环境里。另一方面，游牧经济文

化的季节性、流动性、适应性很强，不太容易受到持续而严重的人为威胁，故有利于保证其社会文

化的连续性和相对独立性。换句话说，冷兵器时代和热兵器初期，巴尔虎部落在地理和文化方面所

受到的外部袭扰和影响较少。就这样，在河网密布，湖泊众多的呼伦贝尔草原上，巴尔虎·布里亚

特人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区域游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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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区域经济与环境角度来讲，“呼伦贝尔草原牧场辽阔，植物种类繁多，生长茂盛，河湖

遍布，是世界上生态保持较好，未受污染的大草原之一。”[6]但由于巴尔虎草原地处于北纬温带和

亚寒带交接处的大陆型气候，种地条件较差，收获成本较高，每平方公里能养活的人口密度低，由

此历史上越过大兴安岭定居于这里的各地农民较少，这在客观上保护了巴尔虎游牧经济文化的独立

性。另一方面，经过两千多年的文化积淀和积累，巴尔虎文化已发展成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独特

的地域文化。这种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既然定型就不太容易接受外地文化。虽说游牧文化是较开放的，

但也不能低估其内在的稳定性和排他性。 

独特的生态地理环境创造出独特的巴尔虎·布里亚特区域文化；同样，独特的巴尔虎·布里亚特区域

文化保住了独特的呼伦贝尔生态环境。生态和文化就如人的手背和手掌，总不能分开，而且民间文学也是

一种特殊的传统文化，所以它也同样受到生态地理的影响和制约。只有将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巴尔虎·布

里亚特文化放在这种生态地理总体环境框架里，才能悟出其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学的地域特性。 

二、巴尔虎·布里亚特神话传说 

“作为蒙古族文学之源的神话传说，自产生之日起，对自然界和史前社会生活的折光反射，几

乎是五光十色，包罗万象。这一在原始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多方面功能，反映了蒙古先民的自然观和

社会观的原始思维成果，无疑对后世蒙古人的意识形态、民族心理的构成和发展，对他们观察事物，

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起了启蒙和奠基作用。”[7]
 

巴尔虎·布里亚特部落发源地贝加尔湖附近曾产生众多神话传说，且与大自然,尤其与湖泊崇

拜心理紧密相联。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境内的索博尔霍湖位于叶拉夫宁斯基区贝加尔湖湖系

与勒拿河分水岭熄灭火山边缘的断层地带。它的直径只有 30 米，深度竟然超过 20 米。这个湖泊经

常发生人畜神秘失踪事件。“关于这个神秘的湖，当地流传着许多传说，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当

年成吉思汗打下天下后，做为天子，按传统要上天去接受权利的传承，他的士兵们也要上天接受检

阅。阅兵时，成吉思汗看见一个士兵久久地盯着自己，这当然是大不敬了，一怒之下成吉思汗将身

边的长矛掷向那个士兵。士兵躲过了致命一击，但长矛的力量如此巨大，顷刻间山梁崩塌、大地坍

陷形成盆地。这还不算完。长矛一直往下落，直到钻出水来……所以一直以来当地居民认为：这个

湖没有底。而历史上的古布里亚特语中，索博尔霍正是‘无底’或‘穿透’的意思。”[8] 

贝加尔湖的最大岛屿奥里宏“岛上的布尔罕神也叫萨满，萨满悬崖是萨满教亚洲九大圣地之一。

在布里亚特人的神话中，悬崖的洞穴里住着布尔罕神——贝加尔湖的统治者。附近湖边还有缠满布

条的树，是用来祭拜布尔罕神的。”[9] 显而易见，古老的巴尔虎和布里亚特的神话传说生命根基毫

无疑问是纯朴而神秘的大自然。 

在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和古老的巴尔虎·布里亚特游牧文化区域流传着大量的神话传说，并其

创造时所蕴含的深层文化涵义至今犹存。这些神话传说大部分都创造于原始部落发展阶段，并随着

时间的推移缓慢得到改动、润色、充实，但基本模式和内容特色却没被改变。神话是蒙古族古代先

民以自己特有的幻想形式和理解方式对自然万物来源和各种现象做出的各类解释。故它所携带的真

实因素相对少，夸张和想象出来的东西相对多。传说则是自然环境、历史事实和生活真实之艺术化

反映，它既具有真实因素，又不缺提炼和夸张的成份。从此可以看出，神话和传说的共同点及差异

性。巴尔虎·布里亚特神话传说所承载的原始文化和自然生态崇尚对于文学和文化学研究来说价值

颇高。 

正如在拉施特《史记》中所记载的传说《额尔古涅—昆》所反映的那样，大多巴尔虎神话传说

主要根据社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纪念以及山川河湖的景色，通过原始思维和艺术幻想加以

润色、加工、夸张、修饰而产生的。许多巴尔虎神话传说所折射出来的历史事件、社会结构和人际

关系、生产方式和生活真实、原始思维和宗教信仰等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对于了解和研

究原始生态与社会控制的关系、地域文化与整体文化关系来说极为重要。另外，巴尔虎神话传说是

蒙古族现存的原始神话传说当中，不管数量上，还是完好无损的程度，都占有重要位置。后来创造

的《舌战陶王》、《明断盗牛冤案》等诸多传说虽说原始文化内涵有所降低，但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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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价值。 

三、 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 

如上所说，巴尔虎和布里亚特部落的相同生态特质、历史渊源和悠久的文化传承特性决定了他

们在民间文学文化含量及特色上的共同性。英雄史诗在巴尔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宝库里占有重要

位置。 

（一）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研究概况 

目前，蒙古族聚居地区所发现的史诗已超过 300 部，是世界上英雄史诗最多而最集中的地方。

其中，巴尔虎、扎鲁特和新疆卫拉特地区是我国蒙古英雄史诗三个中心。再加上伏尔加河—顿河一

带的卡尔梅克蒙古、贝加尔湖一带的布里亚特蒙古和蒙古国西部的卫拉特以及喀拉喀地区，世界上

现在共有 7个蒙古英雄史诗中心地区，其一即巴尔虎草原。 

“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甘珠尔扎布、仁钦道尔吉、道荣尕、陶格陶胡等人在巴尔虎地区前后记

录了 10 多部史诗的 40 多种异文，其中有《阿拉坦嘎鲁》、《珠盖米吉德夫》、《巴彦宝力德老人》、《阿

布拉尔图汗》、《希林嘎拉珠巴托尔》、《陶干希尔门汗》和《阿拉坦曾布莫尔根夫》、《三岁的古纳罕

乌兰巴托尔》和《喜热图莫尔根汗》等史诗。”[10]在史诗搜集人员当中“最早发现和出版巴尔虎史

诗的是甘珠尔扎布先生。1956 年出版的《三岁的古纳罕乌兰巴托尔》里选入的三部史诗是由他搜集，

并由现代著名诗人那·赛音朝克图审阅。”[11]其它巴尔虎史诗被选入于《希林嘎拉珠巴托尔》（1979

年）、《蒙古族民间故事》（1979 年）、《那仁汗史诗》（1981 年）以及《勇士布拉岱汗与卷鬃马》（1995

年）等选集。呼伦贝尔巴尔虎人称史诗为“故事”，而布里亚特人则称其为《历史》（蒙古语叫“途

和”）。巴尔虎的故事说唱者和布里亚特的历史讲说者们在史诗讲述方面具备极为相似的特点。这也

是我们在相关研究当中将巴尔虎和布里亚特放在一起加以分析的原因之一。在蒙古文学近几百年发

展史上“故事·历史”总是代表着虚构程度较高的文学体裁概念。1928 年，蒙古族现代文人特睦格

图在他《新评译〈三国演义〉跋文》中首次提到了文学的虚构性和历史的真实性问题。[12]但从民

间文学有关类型术语中可以看出，不管“历史”还是“故事”，都不能离开其文化根基与生活土壤。

其实，蒙古族英雄史诗本身就是他们所认为的“真实历史”。在这部庞大的艺术化历史里储存着纷繁

复杂的历史事件与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巴尔虎·布里亚特史诗在这方面极具代表性。 

综上所说，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研究已初具规模，几代研究人员在资料搜集和研究方法

上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这在蒙古语区域文学研究或区域文化综合研究领域尚属少见。 

（二）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主题 

婚姻和征战是蒙古族英雄史诗里普遍出现的两大主题，巴尔虎史诗也不例外。婚姻主题“反复

讲唱一个英雄到遥远的异地他乡求婚娶亲的过程，或恶魔蟒古斯入侵英雄的国土，掠走霸占英雄的

妻子而引发战争。这里明显反映了从蒙古民族开始形成的族外婚制度。”[13]蒙古族英雄史诗婚姻主

题总是与征战主题及收复失地等初级社会政治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婚姻是人类社会基本组织—家庭

形成和存续的保证。“家庭决定于婚姻，而家庭又是社会的全部稳定性的基础。”[14]原始氏族社会

末期，随着原始社会基本结构的解体，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发生了极大变化。社会基本结构和经济

生产关系重新组合和整合，一夫一妻家庭制度开始取代原始婚姻模式。尤其在部落社会到酋邦

（Chiefdoms）社会的过渡时期，随着财富和权力的集中，战争很可能成为财富和权力分配问题的主

要解决方式之一。因此，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以婚姻—征战为基本主题的同时，这两个主题

总是结合在一起，以反映氏族与部落社会晚期发展阶段的复杂程度和多变状况。 

（三）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特点 

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形成于初级社会和阶级社会过渡时期，是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等

各大领域的形象反映。蒙古族古代社会许多事态目前无法再现或考证，因为眼前有关研究已证实，

蒙古文的记载历史可能不超过 1000 年。根据蒙古族口头传承的文化传统，通过对巴尔虎英雄史诗等

原始先民“口承史料”的细致研究，可以发现和了解史前史基本社会形态和整体存续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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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是在辽阔无边的呼伦贝尔草原上繁衍生息的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

牧民的原始思维、传统知识、行为方式及生存哲学的艺术化表现。它既是蒙古族民间文学杰作，又

是“百科全书”式的可参考的历史资料。 

四、巴尔虎·布里亚特民歌与祝颂词 

（一）民歌 

辽阔富饶的绿色草原创造了民歌诞生的天然条件；勤劳勇敢的巴尔虎·布里亚特牧民创造出了

数以万计的民歌。如果说鄂尔多斯是“歌舞之海”，那么，呼伦贝尔也可以称作为“民歌之洋”。 

经过千百年的词曲提炼和艺术扬弃，巴尔虎·布里亚特民歌已形成了如下特点： 

首先，辽阔平坦的草甸草原和半干旱草原是民歌之洋形成的自然基础；换句话说，巴尔虎·布里

亚特民歌里跟草原无边宽广和雄伟壮丽的形象高度一致的民间长调（乌日汀道）特别丰富。《辽阔的草

原》、《褐色的鹰》、《富裕巴尔虎的更夫》、《轻快褐色的马》、《溜圆的小白马》、《富饶明亮》等一大批

歌曲属于此类。这些歌曲音域宽阔，音调悠长高亢，曲调素朴自然，旋律美妙，风格宏伟，歌词通俗

且充满哲理味道。“到了约公元七世纪，诸蒙古部落开始由额尔古纳河流域西迁，纷纷跨入蒙古高原，

并从狩猎为主的经济形态逐渐过渡到以畜牧业为主，狩猎为辅的经济形态。从这个时期起，便产生了

乌日汀道（长调）。由此可见，乌日汀道的生产和发展是和浩瀚无垠的大漠草原及游牧生活方式紧密相

联的。而且，从目前的乌日汀道的主要分布情况来看也大都在广阔的草原地带，即呼伦贝尔盟、锡林

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北部、巴彦淖尔盟北部及阿拉善盟等地。”[15]
 

其次，千百年缓慢形成的巴尔虎·布里亚特社会文化是民歌之洋永远汹涌澎湃的另一个重要原

因。巴尔虎·布里亚特部落内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社会行动和社会过程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人

际关系、群体关系、交际方式、问题处理机制等都自然成为一大批巴尔虎·布里亚特民歌产生的社

会文化因素。另外，对对外来往、族群关系、征战与共处的认识也决定了一部分民歌的内容。例如，

《宝格达山森特尔》、《父母俩》、《阿日库布琪》、《席勒原野之草》、《落叶松》、《兴安河麻雀》（一、

二，布里亚特民歌）、《荐骨之歌》（一、二、三、四，布里亚特民歌）、《幻景中的原野》（布里亚特

民歌）等都是较典型的这类民歌。这类民歌的文化内涵非常深刻，影响深远。相对而言，巴尔虎民

歌以抒情歌，而布里亚特民歌则叙事部分较突出。《兴安河麻雀》这首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民歌创造

于“在 16 世纪末，俺答汗时期被创造的。《布里亚特蒙古简史》里这样写到：现在的锡尼河布里亚

特蒙古牧民中有这样的传说流传着。这是（16 世纪末）蒙古俺答汗的女儿巴拉金嫁给布里亚特布贝

贝勒当其夫人，并跟车队翻越大兴安岭时唱出来的歌曲。”[16]因此，这些歌曲主要折射出巴尔虎·布

里亚特人对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复杂心态。 

再次，对大自然的感情、亲戚朋友的亲情与眷恋、爱情的尊崇以及对牲畜的宠爱也创造出了大

批情感歌曲。其中，热恋故乡的、想念父母的、赞颂五畜的、情深意远的爱情歌曲较为突出。《把心

爱的小妹留在了巴尔虎故乡》、《孤独的白驼羔》、《膘肥的白马》、《额尔敦乌拉山远影》等歌曲都属

于此类。 

第四，巴尔虎·布里亚特是蒙古族古老民俗风情较完好保留着的地区。同时巴尔虎·布里亚特

东北区域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环境与其它地方有所不同，故自然形成了特色较浓的民俗风格。与这

些民俗风格紧密相联的民间歌谣非常丰富。婚礼歌曲、那达慕大会歌曲、祭祀歌曲等属于此类。但

部分歌曲已趋于整合，以表达多涵义。比如， “将八个哈那的蒙古包……”一首歌曾这样唱道：“将

八个哈那的蒙古包/扔弃在搭建中。/将八十岁的母亲/遗弃在病床上。/将八座白帐篷/扔弃在搭建中。

/将八十只骆驼/丢弃在秋风中。/将两千只羊丢弃在棚圈中。/将二十五岁的妻子/为什么要执意抛弃

呢？”[17]这首歌其实集情感、哲理、民俗于一体的综合性歌曲。 

第五，巴尔虎·布里亚特现代歌曲是在传统文化及民间歌谣继承的基础上产生而传遍的。因此，

巴尔虎现代歌曲除了一些现代因素以外，在曲调、音域、内涵和情感方面与传统保持了高度一致。 

第六，歌手和歌迷较普遍是巴尔虎·布里亚特歌坛的特点之一。在蒙古族歌坛上享有盛誉的顶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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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家宝音德力格尔是在巴尔虎草原上土生土长的。布里亚特的郝木板道尔吉也是闻名远近的著名歌唱

家。 

第七，巴尔虎民歌节奏轻快，音域宽阔，曲调悠扬；布里亚特民歌则节奏丰富，风格轻快、明

朗。歌舞并行，雀跃欢呼是布里亚特传统歌曲重要特征之一。 

（二）祝颂词 

蒙古民间文学海洋里祝颂词占相当比例。祝颂词是由祝词和颂词组成的。“祝词是通过反映人

民生活、劳动等各种社会现象来祝愿对方未来美好生活的，在民俗活动和公共仪式上念颂的，与民

俗有紧密联系的专门诗歌。”[18]
]
颂词则是“在叙述和形容指定对象时，所表达出来的以赞颂意义

为主的传统诗歌。”[19]祝颂词总是与古老民俗活动联系在一起，同时以较长篇幅的诗歌形式出现，

并被传诵到各地民众，故其在民间文学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呼伦贝尔草原地形地貌、自然风光、环境气候与其它蒙古族聚居区有所不

同，因此巴尔虎·布里亚特祝颂词与其它区域的蒙古族祝颂词基本保持一致的同时，还具备了某些

自己特色。 

首先，广阔草原四季变化和传统文化叙述方式深刻影响了祝颂词基本叙事模式和主体内容。巴尔

虎·布里亚特祝颂词在叙事、抒情及结构安排上独具一格。 

其次，原始民俗文化和自然崇拜因素较完整地承载于巴尔虎·布里亚特祝颂词。 

值得说明，蒙古族祝颂词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1、15 世纪前基于萨满教、自然崇尚及祭祀与信仰仪式而形成的，祭祀色彩浓厚，词行数相对少

的初级或原始祝颂词； 

2、16—19 世纪，在接纳和吸收藏传佛教文化时，内容和内涵上适度改造了的多行多首变异祝颂

词； 

3、从 20 世纪开始重新搜集整理并结合于社会环境及时代特色的、文人主动创造的、脱离严格

的传统仪式而独立存在的新型祝颂词。 

巴尔虎·布里亚特祝颂词基本上属于第一类。这与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原始自然风貌和历史悠

久的文化底蕴有密切联系。由于历史原因，呼伦贝尔市的新巴尔虎和陈巴尔虎之间“在信仰、服饰、

婚姻、礼仪、发音等方面形成各自的不同特色。”[20] 相对而言，布里亚特苏木与巴尔虎旗之间的这种

地域差异更大一些。这种差异从在巴尔虎·布里亚特祝颂词里可以看到。但是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区域整

体，共同因素远远多于差异性。 

巴尔虎·布里亚特祝颂词的文学与文化特点如下： 

第一，巴尔虎·布里亚特祝颂词是巴尔虎风俗习惯的语言艺术表现形式； 

第二，巴尔虎·布里亚特祝颂词是该区域人们关于长远利益和循环哲理的完美化了的认识； 

第三，巴尔虎·布里亚特祝颂词所突显的是人，所以它能验证蒙古族传统理想主义思想和人本

现实主义思想结合点之合理性； 

第四，巴尔虎·布里亚特祝颂词是巴尔虎传统文化的载体、传播者和知识积累者。 

第五，巴尔虎·布里亚特祝颂词是蒙古族传统诗歌中数量众多的、表达方式灵活的、诗歌语言

得到空前发挥的民间文学遗产。《蒙古包祝颂词》和《婚礼祝词》可以证明这一点。 

五、巴尔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区域文化涵义 

文学是文化的内化载体，民间文学是民俗和传统文化重要的载体和传播者。因此，民间文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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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于传统文化整体研究来说极为重要。 

巴尔虎·布里亚特游牧区域文化是蒙古族历史上较早形成并较完整地传承下来的传统遗产。该区

域人们在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动中总是携带和蕴含着丰富多彩而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内涵。尤其在神话传

说、民间歌谣、英雄史诗、祝颂词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学类型当中蕴含着传统文化的精华。 

(一)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不仅是巴尔虎部落古老生存活动的历史写照，又是蒙古民俗的

真实口述。目前，不少人从文学和美学角度研究史诗的审美特色和形式特点，但史诗所反应和涵盖

的不只是纯文学或美学方面的东西，而更为广泛、更为全面的民俗与历史内容。所以除了文学以外，

还需与历史、民俗、哲学、环境、心理、医学、语言、军事、政治、经济、民族学等学科领域相结

合并加以研究。这对于全面科学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巴尔虎·布里

亚特地区不只是世界蒙古英雄史诗发源地或集中地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蒙古文字创造以前的历史或

史前史《百科全书》非它莫属。其文化和学术价值难以衡量。 

(二)民歌和祝颂词也是古老草原人民的生活写照和行为缩影。如果民歌涉及到的主要是感情、

思恋的话，祝颂词所体现出来的则是民俗、思维、心理、生态观念。大部分民歌大部分巴尔虎·布

里亚特为优秀的民俗歌谣，是该区域劳动牧民艺术才华表现之一。 

(三)巴尔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具有极为深刻的文化涵义，民间文学研究不能不顾及这些因素。

在蒙古族早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字还没出现，各种知识体系还没被严格界定时，口头传承的民间文

学总在担当着承载和传播传统知识和生存理念的重要任务。因此，民间文学是范围广泛、内容深刻，

集文化、知识、艺术于一体的传统文明重要一环。巴尔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作为蒙古民间文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所反映和体现的不仅是对该区域生态自然与社会文化总体理解，同时又是对整个蒙

古族古老灿烂文化存续价值与人文特性的肯定。 

(四)研究巴尔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时尽量运用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利用综合知识，全面考虑

问题、分析问题，并探索出传统文化精髓和内涵。更要强调研究使传统文化孕育成长的生态环境与

自然地理。呼伦贝尔草原是巴尔虎·布里亚特区域文化形成和传承的根基。它是草原文化之母亲，

每棵草、每条河、每座山、每个湖都蕴含着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生存哲理与人文艺术。因此，

对巴尔虎·布里亚特自然生态—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的点、线、面研究将会成为我们继续从事的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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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ea_Cultural Specific Property of Bargo_Buriyad Foldlore 

 

O.Chahilul 

(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010021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ngolian Folklore, Bargo_Buriyad Folklore Reflects not only the People`s 

general understanding for the natural ecology and social culture in the area but also their further approval fo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xistence and continuity of the ancient and splendid Mongolin culture and its Humane 

characteristics.In this thesis the writer Deotes himself to making a systematic, overalll and penetrating anali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Area_Cultural secipic property of Bargo_Buriyad Folk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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